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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的牛

我本来想写的题目是“印象里的韩

天衡”，不知咋的，打出字来竟是“印篆

里的……”。我知道，那是因为韩先生

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印篆里的中国》，出

版社已送我，而编辑听说我认识韩先

生，也希望我写篇书评。我虽然喜欢篆

刻艺术，对篆刻史也算有所了解，但自

知这个书评是没资格写的。我倒想写

写我印象里的韩天衡。不过这个题目

我也不改了，因为“印篆”二字似乎也可

以作一点“诗意”的“别解”，北宋诗人郭

祥正就用过“篆记岁月”一语，意思就是

印象深刻的往事。

算起来，我认识韩先生，若用一个

“豪语”来说，就是“半个世纪”了！岁月

如此骎骎易过，想想也真有点惊诧怅

惘。我甚至估计，韩先生未必还能记得

我。不只是因为他闻名天下，交游极

广，而我无名寂寂；更因为我与他“失

联”竟已四十多年了。但我把一些故事

写下来，如果他看到，相信他一下就会

想起来的。

我和韩先生认识，是因他为我刻章，

而且还刻了两枚。我这样讲，肯定又会

让好多人意外，哪有这样子吹牛的？但

事实真的如此。韩先生长我十岁，当年

他跟我一样，也是一个厂里的青年工人，

不过他是个大青年，我是个小青年而

已。（下面我就称他为韩兄吧，这样轻松

亲切一点。）韩兄认识我父亲。先父是

一个做毛笔的普通老工人，而韩兄当时

是一个喜欢写字的青年，常到我父亲工

作的笔庄买笔、聊天。先父是全国闻名

的毛笔之乡湖州善琏人，从小做笔工，

在上海有名的周虎臣笔庄、杨振华笔

庄、李鼎和笔庄等都干过。当年这些笔

庄与墨庄合并在一起，名叫上海笔墨商

店，全上海就这么一家。先父手艺好，

又懂得什么笔适合写什么字、画什么

画，还能从一堆毛笔里面选出好的笔

来。当年大家钱都很少，买啥都精打细

算要挑选的。那么韩兄买笔当然要“请

教”我父亲。不只是他，当年上海滩几

乎所有的书画家，我父亲都认识的。先

父在旧社会只读过初小，没啥文化，但

那些艺术家对他都很尊重。有的书画

家还专门定制用笔，得心应手的笔如果

出现了什么问题，常常拿去请我父亲看

一下，先父就在下班后帮他们修。他们

很感谢我父亲，于是常把自己的字画拿

来送他，或者为他刻印章。那时候人和

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淳朴。记得当年送给

先父字幅较多的有任政、李天马、赵冷

月、胡问遂、周慧珺等人。

那些艺术家中有一位先生叫单孝

天，好像曾是上海篆刻协会会长，跟先

父关系特别好，为先父刻过好几个印

章。那时我也想有个印章，于是就到中

央商场花了几毛钱买了两块石头交给

父亲，要他请人为我刻。父亲就交给单

先生，单先生接过一看笑了，说这两块

石头蹩脚，他家里有好石头。他就用他

的佳石给我刻了送我。这是我最早得

到的著名篆刻家给我刻的图章。（单先

生后来还给我刻过藏书章、闲章等，我

都珍藏着，至今铭感不已！）那么，这跟

韩兄有啥关系呢？你别急，听我道来。

单先生给我刻了章之后，我就想，那两

块石头虽然蹩脚，但也是我花钱买的，

扔了不可惜吗？于是我就跟父亲讲

了。父亲想了想，说最近常有一个年轻

书法家去找他，也会刻图章，要不请他

刻啊？我说那当然好啊。这样，韩兄就

给我刻了一对印，一阳文，一阴文。我

那石头很廉价的，但韩兄的篆刻水平非

常高，是我极其喜欢的！边款刻“天衡

刻石”“福康同志正，豆庐生制”，我才知

道他老兄有这么个雅号。我给许多专

家看过这两方印，无不啧啧称赞。有一

次在篆刻家陆康兄那里遇到两位青年

刻家，听说我竟有韩大师镌印，惊羡不

已，特地赶到我处，拜赏之余还恭恭敬

敬地印拓而去。

韩兄帮我刻印后不久，我被单位推

荐去上海总工会“工人理论队伍学习

班”，记得在市工人文化宫的活动中遇到

韩兄，这样就认识了。与他握手后留下

的印象是，粗壮的军人的手（他告诉我

当过兵），有力的工人的手。当时我想，

这手拿起毛笔，拿起刻刀，也是非常有

力的。在学习班里有一位姓徐的老兄，

跟我关系很好。一次我跟徐兄在马路

上走着聊着，忽然遇到了韩兄，徐兄与

韩兄年龄差不多，他们也认识的。当时

徐兄新婚不久，韩兄就在马路上拉着他

大嚷，哎呀，你结婚我连喜糖都没吃到，

那不行！你现在马上去买！二话不说，

就把他拉到路边的一个小店，逼着掏钱

买糖。徐兄好像不知所措，买了一斤

糖，抓了几把给韩兄，又抓了把给我。

韩兄哈哈大笑，扬长而去。这件事不知

韩兄还记得吗？

1977年，我考上复旦大学中文系。

系里有几个同学楼兄、祝兄等喜欢书法，

他们成立了一个大学生书法协会。我对

书法艺术是喜欢的，但因从不练字，没有

参加。协会组织了一场活动，一下子请

了上海滩四位书法名家到复旦来讲学，

场面真够豪华的。哪四位呢？翁闿运、

单孝天、周慧珺、韩天衡。这四位，除了

翁先生我不认识，其他三位都认识，都

给我写过字或刻过章。那么我当然也

去参加这个会了。那天来的同学很多，

都是翘首以待、嗷嗷待哺的样子。四位

书家落座后，各自讲了勉励的话，讲了

书法心得等等，然后相继当场挥毫，为

复旦大学生书法协会题词。那天来的

学生很多不是中文系的，其中一个外系

同学自己带了纸来，要请各位老师为他

写字。主持这个会的祝兄就不乐意了：

“侬迪个算啥名堂，想拆外快啊？”这些

老师路迢迢地赶来，讲话、题字，已经很

辛苦了；再说他们写的字幅都是送给

协会的，主事者个人谁都没请他们写

啊。但那个同学把纸铺在桌上，硬要

书法家写。在祝兄的劝阻下，几位书

家都坐着，没写。那个同学则非常坚

持，场面一度十分尴尬。这时，韩兄就

一个人站起来，上去为他写了。这充

分体现了韩兄的豪爽、谦和、善良。但

主持者祝兄余怒未息，虽然韩兄要写他

也不好阻止。韩兄是带着自己的印章

来的，他写完后要盖章，但印泥却被祝

兄藏起来了，坚决不肯拿出来。那个外

系同学就只好拿着韩兄一幅没盖印的

字走了。这是四十多年前的故事，当年

复旦那场书法活动的主持者楼兄和祝

兄现在都已经逝世了。

那次聚会后，我跟韩兄再没见过

面，真有点“相忘于江湖”的意思。我知

道后来韩兄进了上海中国画院，成了

专业艺术家，还担任过画院副院长。

再后来，他退休了，搬到嘉定去住。他

把自己多年来收藏的大量书画印章精

品，还有他自己的作品，捐献给了嘉

定。嘉定建造了“韩天衡美术馆”，江泽

民同志题写了馆名。

嘉定我也曾去过几次，嘉定博物馆

和图书馆都请我去讲过课。我知道韩

兄就住在嘉定，也想到过去看他。但一

想到这么多年没有联系，贸然闯去好像

不妥，弄得不好他也许还想不起我是

谁，所以一次也没去拜访过。我跟韩兄

之间的交情，就这么一点点，但是这些

小事情，能够显示出韩兄的热情、真诚、

豪迈，一点架子都没有。这就是印刻在

我心里的韩天衡先生。

当下的我不太清楚，就是几年前，

在中国农村，哪个村子没有一二头老黄

牛或水牯牛呢？牛是乡间常见的牲畜，

从来都是帮农家干活的得力助手。在

我家乡，说一个人是不是种田的好手，

就看他会不会使用牛犁田打耙。

村里的孩子自然从小就跟牛打交

道，就学会放牛。有的几岁就骑在牛背

上，拿着柳条，赶着牛奔跑。他们是地

道的牧童，自古曾被多少诗人吟咏过。

我虽在乡间长大，却因父亲对我念书管

束得紧，一般不让我多干活，所以倒与

牛接触不多，不过牵着牛绳，在田塍上

走过两回而已。

但是我很羡慕那些牧童，看见他们

在放牛，总喜欢凑过去看热闹。那是天

底下最无拘无束的一群孩子，他们把牛

当作坐骑，走遍田野山坡，任它慢悠悠

地在草地上边走边啃草。他们知道我

也想骑牛，也允许甚至帮助我骑到牛背

上。骑上去我才知那牛的身体挺热的，

时间一长，还真不太舒服，不知道我的

那些伙伴长时间坐在牛背上，怎么还个

个轻松自若。

稍大一些，我们开始懂得牛的辛劳

和为村民所做的贡献。我们村子虽然

不大，只有三十几户人家，旱地不计，大

约也有一百五十几亩水田。这些水田，

都要由村里的两三头牛耕耘，一般每年

要翻耕和平整三次——两季水稻，一季

麦子，可见任务之重。开春不久，农人

们就会整理犁铧，断了的拿到铁匠铺去

接上补上，锈了的要擦拭磨洗，犁柄坏

了的更得更换，然后便驾着牛把长着紫

云英的田地犁翻过来，放入水，沤几天，

再将一种叫“列车”的农具套上牛颈项，

犁田的人坐在“列车”的凳子上，挥着长

鞭，由牛拉着带动“扇叶”转轴把泥土打

碎、搅平，之后才开始下种。而到了夏

天，一年最热的时节，每家把早稻收上

来，又让牛把田地翻耕、平整一次，秋后

亦如法炮制。特别是夏天抢割抢收，时

间极其紧迫，人和牛天天都须披星戴

月。有时人手换了，牛却不得轮换，只

能连续耕作，难得有机会卧于树荫，嚼

嚼草、喘喘气。一个夏天下来，牛便瘦

了许多，身上还常常带伤，看着真让人

心疼。我就常见老牛的臀部被磨烂了，

露出一大块鲜红的肉，招惹牛虻苍蝇来

叮咬，它只得甩着尾巴去驱赶这些家

伙，但仍不免被叮被咬，疼得那一块肌

肉总是一阵阵抽搐，让人目不忍视。所

幸村里的“牛郎”——犁田手们都很爱

惜老牛，他们常常用刷子轻轻地把它的

体毛刷洗，拿蝇拍子拍击牛虻、苍蝇，也

尽可能给它一些好的饮食。

耕牛重要，买牛自然是件大事。为

买一头牛，村里主事者会找有经验的老

农反复商议，要买几岁的小牛，在什么

地方的集市上去买，找什么样的牛贩子

比较可靠，买来了交给谁饲养，拿什么

样的饲料喂它，都要一一安排好。如果

小牛生病，找哪位牛兽医诊治，也都听

取有经验的老农的意见。小牛买来后，

跟在老牛后面过两年无忧无虑的日子

——也是它们一生中唯一快乐的时光，

就要被训练驾辕拉犁了，而这也由专门

指定的有经验的老农进行。有的小牛

过惯了自由自在的日子，不服驯导，自

然没少挨鞭子。而最重要的一步是先

给牛穿鼻子，为此，全村上下都会调动

起来。主事者把需要的工具一一排列

在地上，然后给能干的村民分派任务，

交代清楚了才分头行动。穿牛鼻子

时，怕惊了牛，还把闲人和小孩子都赶

走，所以我只看见在空旷的场地钉好

树桩，把牛牵来拴在那里，然后饲养员

用红布蒙上它的眼睛，再叫人把它放

倒，摁在地上，由高手或专业人士拿着

工具将牛的两个鼻孔之间的肉打通，

穿上一截带牛绳的木棍。试想，用木

棍穿过一个活体身上的肉——那根棍

子将伴随牛终生，对于牛来说是一种什

么滋味！

乡亲们一般都痛惜牛，知道牛命

辛苦，所以分派割草、喂食的任务，人

们都完成得很好，没有什么偷懒、克扣

的现象。偶见夏天，那牛也许是实在

太累了，干起活来不太听话，或因为脾

气犯了，犟了起来，那犁田手挥舞着鞭

子，啪啪啪地抽打在牛身上，事后又见

他一遍遍地抚摸牛身上被他鞭出的伤

痕，眼里转动着泪花。冬天牛不用干

活，饲养员也一样精心照顾，每天照样

供给饲料。我曾伴随一位牛郎在牛圈

里住过一晚，他半夜起来给牛饮水放

水（撒尿），再添料，我都跟着，我还看

见那堆着阴云的天空，疏疏的几颗寒

星在一闪一闪，子夜时分空气凛冽，让

我连打几个寒噤。

牛犊讨人欢喜，人们见到它更喜欢

割一束青草丢到它面前。这有时也把

它惯得很任性。有一次，也许是放牛的

有些疏忽，有头牛犊一到田野就撒蹄乱

跑，一跃就上了一道山梁。放牛的孩子

紧追、呼喊，它哪里理会，只一个劲地奔

跑，不一会儿就消失了，不见踪影。怎

么回事？放牛娃撵过去一看，那快到成

年的牛犊掉进了山顶一道窄而深的水

渠里了，卡在当中出不来。那娃束手无

策，便回村去喊救援，人们接二连三地

跑来，想尽各种办法，仍不能把它拉上

岸来，因为渠道是在山岩上开凿的，铲

挖不动。如何是好，差不多全村人都跑

来出谋划策。我也闻讯而至，夹在人群

里看见那牛犊被死死地夹在水渠里，不

能动弹，只偶尔扭动一下脖子，一双铃

铛似的眼睛流露出痛苦、无奈。最后，

天色已晚，人们点亮火把，还在做着各

种尝试；我正担心这牛是不是就要在这

里过夜了，不知是谁想出了一个办法，

一点一点把它从水渠（这时已经变成了

一个大坑）里牵拽或是撬出来了，它终

于跟着大伙儿一瘸一拐地颠踬着走回

了村。据说，这头牛长大后，还是不太

听话，没几年，村里就将它卖到了外地，

或许亦难逃做“菜牛”的命运。

村里的牛都是水牯牛，黑色，体型

庞大，头上都有两支巨弓般的弯角。小

伙伴们告诉我，虽然它们都很温驯，如

果惹恼了，它也会用角反击，把惹它的

“敌人”挑死。虽然我一次也没有看到

过这样的事，但也对牛更加敬畏，不敢

靠得太近。小伙伴还告诉我，从牛的

眼睛就可以判断，牛在什么状态下有

发怒或发疯的迹象。我的母亲也说

起，如果牛在野地里遇到豺狼等野兽，

它也敢于与之对峙并吓退它们，对这

我是相信的。其实，我所见到的牛都

是一副老实、憨厚的模样，总能给人以

踏实、稳重感，虽然它们担负着很繁重

的劳作，非常辛苦、艰难地生存着，却

总是一声不吭，埋头干活，直到筋疲力

尽而死去。

宋代做过宰相的李纲有一首《病

牛》诗：“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

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

阳。”我觉得这虽然是近一千年前的诗

作，但仍可看作我在家乡所见到的牛的

一生的写照。

钱锺书先生论诗分唐宋，谓其“非

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

两种人，斯分两种诗。……非曰唐诗必

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此论人尽

皆知，诚乃立足文学本位之真知灼见。

以此推之，唐人既向后有宋音，固亦可

向前有晋调。

晋调主超然，唐韵主宏阔，宋音主

精拔。晋调见之于晋宋人诗文、小赋，

更见之于晋人之行事，前者陶渊明树其

标，后者《世说新语》集其成，而在文化

史、学术史、文学史上，晋调所凝练出的

意象和境界，就是“魏晋风度”。

何谓“魏晋风度”？“王大故自濯濯”

是也，孟襄阳“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

君”，王摩诘“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

琴”，庶几近之；何谓“魏晋风度”？“采菊

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也，王摩诘“悠

然远山暮，独向白云归”，李太白“相看

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庶几近之；何谓

“魏晋风度”？嵇中散“手挥五弦，目送

归鸿”是也，王无功“促轸乘明月，抽弦

对白云”，庶几近之；何谓“魏晋风

度”？阮嗣宗深林长啸、穷途恸哭是也，

子美谓太白“不见李生久，佯狂亦可

哀”，庶几近之……

上述不尽是悠闲自得，也有苦闷彷

徨。然苦闷彷徨的原因，还是因为不能

悠闲自得，故静躁有别，而情出一揆。

质言之，无待无碍之逍遥游，任情使性

之天地心，即“魏晋风度”念兹在兹之情

愫也。

晋人重情，“每一相思，千里命驾”；

晋人又任性，虽驱车千里，却又过门不

入，只因兴致忽尽。前者是对庄子忘情

的反拨；后者则是对末俗滥情的矫枉。

在相忘与相思之间，晋人选择了随缘与

乘兴。

陶渊明《与殷晋安别》《答庞参军》

两诗，堪称典范。《与殷晋安别》写道：

“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山川千里

外，言笑难为因。”山川阻隔，虽有那么

一丝惆怅，更多的却是云淡风轻。诗

结尾说：“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

景仁兄若公干路过，方便的话，就来看

看老朋友啊！陶渊明是深情人，还是

薄情人？都不是，他是浔阳江头无可

无不可的散淡人。结尾这句和《答庞

参军》“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意味

全通；而《答庞参军》“情通万里外，形

迹滞江山”又与前诗“山川千里外”一

联意近。世人皆称王勃“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殊不知是从前人诗中化

出。王勃以“海内”句劝慰杜少府和自

己，莫作小儿女歧路之泣，看似豪放，

却恰恰说明了王之送杜，黯然神伤。

而在陶渊明的诗中，面对形迹阻隔带

来的遗憾和惆怅，既不掩饰，也没有强

作排解。如果把这句前后调换一下

——“形迹滞江山，情通万里外”，以

“情通”来疏解“形滞”，就是王勃式的豪

句。豪句虽有气势，却也牵强，殊非晋

人格调。

初唐沉润到盛唐，文人气质中的魏

晋格调，似乎一时也多了起来，王、孟的

世界，就是坦腹居家的陶渊明，捯饬一

番外出访友。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

书》，愚意唐人小品第一，与其山水诗相

得益彰。“非子天机清妙者，岂能以此不

急之务相邀”，王维邀裴迪，恰似子猷夜

访戴，都有两个核心因素：“天机清妙”

“不急之务”。“不急之务”，便可来可不

来，可遇可不遇，只管“随缘”“乘兴”就

是，与“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俗交划开了

鸿沟，故是“天机清妙”之人。三百多年

以后，苏轼月夜游承天寺、访张怀民，再

次呼应前贤，天机化合，将人生升华为

审美。

孟山人得陶之闲远，李白《赠孟浩

然》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

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

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

芬。”李白写诗，习惯夸饰和拔高，更何

况是向诗坛宿将致敬。孟浩然《岁暮归

南山》中的夫子自道似更为真实：“不才

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原来，孟的“弃轩

冕”“卧松云”是由于“明主弃”，不得已

然。孟浩然对此并不讳言，他读书、干

谒、科考，走着大多数士子都要走的路，

这是他与社会的互融；数次落第后，他

回到家乡，选择彻底的归隐，这是他与

自己的和解。在《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

耆旧》中，孟浩然完整地剖析了自己的

心路历程：

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
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
予复何为者，栖栖徒问津。
中年废丘壑，上国旅风尘。
忠欲事明主，孝思侍老亲。
归来当炎夏，耕稼不及春。
扇枕北窗下，采芝南涧滨。
因声谢同列，吾慕颍阳真。
似乎就是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

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的翻版。与陶不同的是，孟浩然没有

说他的求仕是“误落尘网”——事君荣

亲，作为读书人的责任，当然谈不上

“误”。求仕无所谓“误”，不过因会随

缘，不强异于外；归田却正得其“真”，

不过性分所适，不矫屈于内，内外无非

“自然”而已。孟浩然其人其诗，乃唐

人最近晋调者。

作为孟浩然的小迷弟，李白大概一

半晋调，一半唐音，他本来就是一个特别

矛盾、分裂的人。《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

有云：“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

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事君

荣亲和逍遥江湖，李白两个都要，必二难

并而后快。终其一生，李白从未停止对

完美人生的理想化追求，快乐、痛苦、悲

愤、孤独……大起大落的情绪，在他的鸿

篇中翻江倒海，李诗因此被认为是“盛唐

气象”的代表。

“盛唐气象”大音噌吰，而“晋调”的

分贝就要低很多。李白的“晋调”，大致

分两类：一类潇洒超迈，如《月下独酌》

中的邀月对饮，《山中问答》中的碧山高

卧，等等；另一类优雅从容，如前述“相

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物我相泯、天

机自具。《访戴天山道士》亦属太白“晋

调”的第二类型，值得一读：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
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
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
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
这首诗是李白的少作，艺术上算不

得精纯，一首诗八句，六句都拿来写景，

且在层次和笔法上，较少变化。但“无

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一联，却最具魏

晋风，格外迷人。从诗人这方面看，其

访道士不见，事先当无预约，属于临时

起意；从道士这方面看，其云游也是说

走就走，且目的地未知。那么，诗人访

友，可以预约么？道士云游，可以“知所

去”么？当然可以。只是有了预约，知

了去处，便多了目的性，而少了那份无

心、闲适和自由；多了功利，就冲淡了审

美。何况，没有预约，恰便于时时埋伏

着小惊喜呢！“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

开”（陶渊明《饮酒》其九），不速之客让

主人手忙脚乱，却也给平淡的一天，增

加了额外的趣味。

李白曾经的好友高适，有《别董大》

二首，最便于我们区别唐音和晋调。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
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
君。（《别董大 ·其一》）

六翮飘飖私自怜，一离京洛十余
年。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
钱。（《别董大 ·其二》）

这两首诗的排序先后，多不统一。

历代诗选多选“千里黄云”那首，激赏其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

豪迈旷达，此可与王勃送杜少府诗媲

美，也足可代表唐音之宏放。然更得我

心者，是“六翮飘飖”的晋人风调。

本诗和李白的《将进酒》都是请朋

友喝酒，只是情境截然不同。李白有的

是钱，“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

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所以他视金银

如粪土，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与超越，那

一掷千金的豪爽，真是大快人心。高适

恰恰相反，囊中羞涩。在雪花纷飞的时

节，临歧送友，连一杯薄酒也无力置办，

其状何等凄然。“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

相逢无酒钱”，推进一层，不是一般的贫

贱，而是不名一文，一无所有，把命运作

意蹂躏，英雄备受屈辱的情境，写得入

木三分。英雄落魄，几乎无地自容。

然而，诗人没有掩饰他的窘迫，或

者说，他并不以此为窘迫。对大丈夫而

言，“无酒钱”又何足道，何必愧！诗极

写困窘之境，却挟不羁和奔放之势，内

蕴着解衣磅礴式的孤高和自信。将其

与李白的《将进酒》对比，一以富写豪，

一以贫写豪，各有千秋。然高诗多了一

点孟嘉落帽式的风度，贫穷得这么风雅

和自得，殆为太白所不及。

《世说新语 ·雅量》记庾翼在岳母面

前表演骑术，“始两转，坠马堕地”，放在

一般人身上，那真是尴尬至极，然而庾

翼呢？书中淡淡着笔：“意色自若”。高

适无钱，一样“意色自若”，足可与庾小

征西相视而笑也。


